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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平衡發展的警號

在龐大的國際壓力以及北京的疫症傳染再掩不住的情況底下，中國政府終於面對現實、面對世界；這未嘗不是壞事中的好事。

不過，單靠中央下令、動員羣眾的傳統方法，能否有效遏止疫情？仍有待觀察。宏觀來看，非典型肺炎危機是中國經濟發展失衡、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社會現實的一個重大警號。

密集商業化養殖種禍
非典起因的最流行假說，乃動物對人、然後人對人的病毒轉移。罪禍首可能是溫暖潮濕的珠三角密集的、商業化養殖禽畜水產的方式，以及人口稠密、人畜緊密接觸的結果。 1998 年， 中國的肉類生産已達到5360萬噸，而蛋類則上升至2190萬噸，佔全球第一位。大陸肉和蛋的人均消耗量亦超過世界平均。 

這形成了買方市場。不幸地，由於供應競爭劇烈，密集及商業的養殖者，便各出奇謀來提高食物表面質素和降低成本(價格)。但缺乏了適當的監管與有效的品質審查，飼料添加劑中藥物(包括抗生素)例如金黴素(aureomycin)、四環素(tetracycline) 及其衍生產品等的誤用、濫用變得普遍，其他更糟糕的手法也時有所聞，結果造成嚴重的藥物殘留和細菌耐藥(drug resistance)等食物安全問題。據有關部門的不完全統計，大陸每年食品中毒者高達50萬人次以上。
國內各種關於有毒變質大米、農藥含量嚴重超標蔬菜、甲醛浸泡的水産品、瘦肉精和注水肉等報導，都令人關注。更且，近年問題禍延出口，香港首當其衝。

1998 年大陸供港豬隻的「鹽酸克倫特羅」(所謂「瘦肉精」的興奮劑)事件，1997年懷疑來自入口雞隻造成六人死亡的H5N1禽流感，其後再數度爆發，在香港變為「風土病」，今年初出現表面屬人對人的類似病毒傳染，看來都不過是一些預警。
生態危機的起點？

當前這度非典疫潮，可能是一次生態危機的開始。處理不當、未凑根治病源的話，第二波縱能避免，更致命的、通過空氣傳染的變種病毒也或會在將來出現。筆者絕不希望數十年後的史書這樣地記載：中國成為了它高速但不平衡的經濟發展的受害者，受到大自然毋親的嚴厲懲罰。 

SARS疫情的擴散及其負面後果，反映出大陸體制的落後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˙森(Amartya Sen) 的研究成果展示，要徹底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疫症與饑荒問題，政體民主化及資訊自由化乃不可或缺的條件，而人民參與和公共意識的提升也十分重要。(註)
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
吊詭在於：中國並非一般的發展中國家，它是經濟一體化下的「世界工廠」，全球外商投資首選之地！起碼就目前狀況而言，SARS似「富貴病」多於「貧窮病」。剛巧就是，中國的經濟基礎高速擴張，惟上層建築的改革跟不上，例如新聞獨立未有確立，沒法準確地報導社會(特別是負面)的實況，和監察官方的運作。政治體制雖較過往開放，但透明度依然很低，距離真正的民主甚遠。

因此，非典爆發之初，官方還以「大局為重」，隱瞞實情，致令醫學界未能有效地防止疫症的擴散。偏偏中國經濟起飛，境內外交往頻繁，病毒乃隨飛機、火車、汽車、輪船上的人流，遠渡各省份、香港、台灣、以至世界角落。假若中國是非洲一個落後國家，非典便不會迅速蔓延！

政社改革 伸張民權

與世衞合作，胡錦濤、溫家寶等領導人開誠布公，只是一小步。中國要真正現代化，政治社會體制必須改革，伸張民權。試問，若有不怕壓制報復的傳媒，養殖業的流弊怎會如此惡化，引致嚴重的食物安全問題？消費者的權益這樣受到忽視？如果政府官員向國民問責，一些規範飼料的法例限制會近乎失效？張文康又可能公然說謊嗎？

中國有蔣彥永、鍾南山等諤諤之士，足証公義猶存；很多醫護人員勇敢無私的表現，國內傳媒亦陸續披露。另一方面，天津附近的居民燒毀準備改建為非典醫院的學校，而省市不少單位在中央令下，仍然以各種土法隔制來自疫區的訪客，卻顯示過渡體制與資訊半流不通的矛盾，以及傳統控制的效率下降。前進還是滯後？這是橫在中國面前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。

(註) 參考Amartya Sen, “Public Action to Remedy Hunger”, Tanco Memorial Lecture, August 1990, Londo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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